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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广益会玉篇》考论 *

吕 浩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提 要 南梁顾野王《玉篇》经唐代孙强增字减注、宋代陈彭年等重修为《大广益

会玉篇》，成为在东亚语言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古辞书。《大广益会玉篇》的底本属于

孙强上元本系统，是在上元本的基础上校勘修订而成的，虽主体内容继承底本，但也较

多地删减底本字条。《大广益会玉篇》现存中外版本有 62 种，其中宋本两种，即 10 行

本与 11 行本，10 行本为清代刊本之源，11 行本为元明刊本之源。元本 12 种分 4 个系

统，即圆沙书院系、至正丙申系、建安蔡氏系、内阁文库 12 行系。明本 17 种分 3 个系统，

即与元代圆沙书院本系统相传承的明初刊本、建安朱氏与耕书堂本等，与元代至正丙

申本系统相传承的吴勉学师古斋本、建安郑氏宗文堂刊本，与元代建安蔡氏本系统相

传承的永乐甲午广勤书堂本、宣德辛亥清江书堂本。清本 13 种分为曹寅刊本和泽存堂

刊本两个系统。和刻本共 18 种，以五山本为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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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宋代陈彭年、吴鈗 A、丘雍修定的《大广益会玉篇》流布甚广，影响深远，是《玉

篇》系文献的主流。《大广益会玉篇》与顾野王原本《玉篇》的关系相对疏远，反而与

唐代上元本具有深度的源流关系。元代、明代《玉篇》源流分合虽不一而足，但大都

是宋末坊刻 11 行本的简略重刊本。只有明代益藩本《新刊大广益会玉篇》相对特殊，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亚汉字传播史研究（日本卷）”（18BYY224）的阶段性成果，

并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8PJC076）资助。

A 吴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末刊本（11 行本）《敕牒》作“吴鈗”，《咸淳临安志》卷 60《古

今人表·国朝》条有“吴鈗”，余杭人。又卷 65《人物志》：“吴鈗，余杭进士，重定《切韵》，献于朝。

后为屯田郎中、史馆校勘，与丘雍校勘《玉篇》。”泽存堂本朱《序》作“吴锐”，马端临《经籍考》引《崇

文总目》云“翰林学士陈彭年与史馆校刊吴锐等重刊《玉篇》”，《玉海》引亦作“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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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新增收字 3772 字外，排序在按部列字的基础上以笔画多寡为序，书末增设《杂部》

以统难以归部的字，注音则源自《重编广韵》。在汉语古辞书传播史上，《大广益会

玉篇》也是主流，比较典型的是日本五山版《玉篇》翻刻圆沙书院泰定本（川濑一马，

1970：479），之后是庆长九年覆刻元至正二十六年南山书院本，再到宽永八年增添了

训点假名的刊本，再到天和三年《增补大广益会玉篇》A，无不是宋陈彭年等重修《大

广益会玉篇》的苗裔，甚至《倭玉篇》系列也与《大广益会玉篇》有着难以割断的渊源。

因而，《大广益会玉篇》在汉语史、古辞书史、汉字传播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2.底本问题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末刊 11 行本《大广益会玉篇·敕牒》（下简称《敕牒》）：

“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兼龙图阁学士、秘书监同修国史、集贤殿修撰陈彭年

等状，昨据屯田郎中、史馆校勘吴鈗，主客员外郎、直集贤院丘雍，校勘《玉篇》一部

三十卷，再看详，别无差误，并得允当者。”可知《大广益会玉篇》实际上是《玉篇》的

一个校勘本，且主要校勘者为吴鈗、丘雍，陈彭年只是审阅者。校勘本当然少不了底

本，《大广益会玉篇》的底本在《敕牒》中也有提及，就是唐上元元年南国处士富春孙

强增加字本。《敕牒》载：“旧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

新旧总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注四十万七千五百有三十字。”然而，由于上元本亡

佚，《玉篇》字数几近成谜。上元本辑佚研究近几年有两大成果：一是杨正业等辑校

的《古佚三书·上元本玉篇》，二是丁治民《〈永乐大典〉小学书辑佚与研究》中所辑

佚的上元本。这两个成果也还有问题待解决，主要是：①辑佚字条不避唐讳；②所据

文献距上元本时间跨度太大 B。考察《大广益会玉篇》底本即上元本的基本情况，辑

佚可以说是比较可行的方法，但辑佚所依据的文献需要甄别，辑佚所得也要放在《玉

篇》系文献系统中考察。我们认为上元本辑佚以上元本出现（674）至陈彭年等重修

本出现（1013）之间成书的文献为据更为可靠，因为这一时段成书的文献引《玉篇》

内容只要排除原本《玉篇》的可能性就可以基本推定来自上元本（当然，唐代出现的

《象文玉篇》《玉篇解疑》也需要纳入考察范围）。古代文献中符合上述时间段且又

大量征引《玉篇》的主要有两种辞书：一是《广韵》，二是《龙龛手镜》。

 《广韵》引《玉篇》68 条，分别在㯄、 、褵、蒒、㠠、䄮、妋、爐、佪、裀、溒、瀿、 、

、 、盄、㠺、描、儸、 、秢、獜、 、篜、耰、 、篍、烋、䔷、㜗、 、伱、䜋、鋠、 、㬊、晪、

A 天和三年《增补大广益会玉篇》正文内容与宽文三年本基本相同，只是每个反切注音前都

增加了韵部名。另外，从形式上说，天河三年本各卷前配有该卷所有的部首表，且改宽文三年本的

每半叶 6 行为 8 行。

B 这两种辑佚成果也有一些具体问题，参见吕浩（2018）。



汉字汉语研究·100·

、䑠、 、䙼、㦬、憜、邩、䖃、䇦、 、 、莥、䭃、凚、 、䃫、 、 、曃、璦、諢、㢗、 、 、

䙱、 、㰵、 、捩、 、臒等字下。其中 、描、 、㦬、䖃等字不见于《大广益会玉篇》。A

《龙龛手镜》引《玉篇》277 条，这些《玉篇》佚文中约 70% 的字条与《大广益会

玉篇》不同，与原本《玉篇》残卷相应的 11 个字条也与残卷不同。

上述两种佚文源自上元本的可能性极大，通过佚文字条与《篆隶万象名义》比

较，得出的数据是《广韵》所引 68 条有㯄、褵、蒒、㠠、䄮、爐、溒、 、 、㠺、描、 、篜、

耰、 、伱、鋠、 、晪、 、䑠、 、㦬、䖃、 、䭃、 、璦、諢、㢗、 、 、 、㰵、捩等 35 字

不见于《篆隶万象名义》，另有 、妋、䙱 3 字见于注音或释文，但非字头；《龙龛手镜》

所引 277 条有 121 字不见于《篆隶万象名义》。这些数据说明上元本在原本《玉篇》

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字头。另外，上述佚文中《广韵》所引有 8 字不见于《大广益会

玉篇》，《龙龛手镜》所引有䤰、懙、 、㤑、悡、 、 、 、㹚、 、 、 、坵、㙓、 、 、咊、

、咶、㖕、嗗、 、 、 、 、 、 、䌭、 、䀜、硎、㿏、迗、逇、 、 、 等 37 字不见于

《大广益会玉篇》，说明《大广益会玉篇》对底本字头删削较多。

《广韵》《龙龛手镜》所引《玉篇》佚文表现出的特点主要有：①收字量大，含有

不少俗字；②直音法注音较普遍，多又音；③释义简略，几乎没有引证文献。

3.版本系统

今存《大广益会玉篇》版本较早的有两种：①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末刊本，该本左

右双栏，白口，单黑鱼尾，每半叶 10 行，封面题“宋版玉篇”。这个版本在日本还有两个残

本，一是金泽文库藏《大广益会玉篇》残叶（残存 4 叶），二是爱知县宝生院藏《大广益会

玉篇》残册（残存秝部至囧部 1 册）。此 2 残卷在字形、版式、栏框断线等方面与宫内厅书

陵部藏宋末刊本基本一致。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末刊本（残存序录及卷一），该本四周

双边，白口，双黑对鱼尾，每半叶 11 行。日本国立公文馆藏宋末刊本（残存卷六以后大部

分内容）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末刊本应是同一版本，甚至可以认为是同一部书。B

A《广韵》及《龙龛手镜》所引字例又见于吕浩（2018）。

B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末刊本“玉篇总目偏旁篆书之法”一行下有印曰“季振宜藏书”，正文

卷一之首有印曰“紫玉轩”，知此书曾为清代藏书家季振宜所藏。据《季沧苇藏书目》，季振宜家藏

宋板《大广益会玉篇》三十卷（五本）。季振宜的藏书主要来源有毛晋、钱曾二家，钱曾《述古堂藏

书目》有“顾野王《玉篇》三十卷三本宋板”，钱曾《述古堂宋板书目》也有“《玉篇》三十卷三本”，

可推知钱曾所藏为 10 行本，而季振宜所藏为 11 行本。季振宜离世后，其藏书全归徐乾学和清内府。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末本卷一之首有印曰“乾学、徐健庵”，知此本自季家流转至徐家。徐家传五

世而家败，所藏书盖亦散落书肆。江苏上元人宗源瀚（字湘文）自扶雅书肆购得此宋末本残卷，即

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其余四本下落不明，而日本国立公文馆藏本（残卷）有藏印曰“昌平坂

学问所、浅草文库”，很有可能源自徐乾学家藏。说详吕浩（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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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大广益会玉篇》有 12 个版本，分别是圆沙书院延祐本、圆沙书院泰定本、

至正丙申本、至正丙午本、建安郑氏本、建安蔡氏本、建德周氏藏本（四部丛刊本影

印）、内阁文库 12 行本、内藤博士藏 12 行本（冈井慎吾，1933：325-327）、天理图书馆

藏本、铁琴铜剑楼藏本、詹氏进德书堂本。

元代《玉篇》版本系统较为复杂，大致可分为 4 个系统：①圆沙书院系。此系以

圆沙书院延祐本为代表，圆沙书院泰定本、至正丙午本、詹氏进德书堂本等属于这一

系。这一系最为繁荣，明代有十多个版本是这个系列的延续。②至正丙申系。这一

系以至正丙午本为代表，建安郑氏本、四部丛刊本属于这个系列。这一系的特点是

每半叶 13 行，有《新编正误足注玉篇广韵指南》。③建安蔡氏系。这一系以建安蔡

氏本为代表，内藤博士藏本属这一系。这一系的分卷与其他系不同。④内阁文库 12

行系。该系以内阁文库 12 行本为代表，天理图书馆藏本属于该系。该系的特征是

字条较为简略，少有引证；字条顺序与他系不同，但与书陵部藏宋本近似；总论部分无

《玉篇广韵指南》。

元版《玉篇》在版式上做了较大改变，字头横向成行，版面更为齐整（学界亦称

分段本）。为了横向成行，字条内容多寡成排序首要参考，因而字条次第也与宋版大

不同。同时，字条的注释内容也有删改，引证书名大多采用简称，如《尚书》简称《书》，

《虞书》简称《书》，《夏书》简称《书》，《周书》简称《书》，《周礼》简称《礼》，《礼记》简

称《记》，《东观汉记》简称《汉记》，《左氏传》简称《左传》《左》，《史记》简称《史》，《庄

子》简称《庄》，《论语》简称《语》，等等。这种简称无疑会引起文献误解，至于更多的

直接删去书名的做法更是牺牲了文献引证的基本功能。与宋版相比，元版讹误较多，

价值不及宋版，但元版不只是宋版的简略本，也有不少字条增加了义项，应算是重修

本。元版的重修表现如下：

（1）《敕 牒》。 书 陵 部 藏 宋 本《玉 篇》无《敕 牒》（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藏 宋 11

行本有），《序》前有：“梁大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

撰本。唐上元元年甲戌岁四月十三日，南国处士富春孙强增加字。三十卷，凡

五百四十二部。旧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新旧总

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注四十万七千五百有三十字。”元版这段文字次《敕牒》末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 11 行本同）。另外，宋版《序》与《进玉篇启》合一处，元版《序》

与《进玉篇启》分列，且《进玉篇启》侧《序》前。

（2）《玉篇广韵指南》。书陵部藏宋本只在篇末有《分毫字样》《四声五音九弄

反纽图并序》，元版《玉篇》增加了《字有六书》《字有八体》《切字要法》等 19 项内

容后，总名之曰《玉篇广韵指南》。

（3）反切改字。元版与宋版相比，在反切用字上有相当比例的改字，大多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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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改字不改切，如（/ 前为宋版注音，/ 后为元版注音）：祉，丑理切 / 丑里切；禊，胡计切 /

胡契切；𥙮，思浅切 / 息浅切；瑱，他见切 / 它见切；琦，渠羇切 / 渠箕切；璱，所乙切 / 所

一切；㻸，仄金、才心二切 / 侧金、才心二切；瑫，他牢切 / 它牢切；堶，徒禾切 / 徒果切；

丠，去留切 / 去鸠切；郂，家哀切 / 古哀切。也有一些属误字，如“珕”字圆沙书院本作

“力智、力许二切”，“许”为“计”之误；“㙇”字圆沙书院本作“五玉切”，“五”为“丑”

之误。也有少量改切的，如“珧”字下“余招切”改作“于招切”，“郛”字下“芳俱切”

改作“方俱切”。

（4）义项增加。一方面，在释义上，元版整体上更为简略（非常明显的情况是因

板面需要省减了“也”字等非关键字），引证文献也往往或用单字简称，或直接略去书

名。另一方面，元版也有不少字条增补了义项，如“诸”字下元版在宋版的基础上增

加了“又助语”义项。宋版有若干字条有音无义，元版增添了义项，如玉部瑔、璾，土

部坛、埁，田部畘、畉，邑部 ，身部 ，女部妟、 、 、媋，页部 、 、 ，面部 ，鼻部

，目部瞉、䂁，耳部 ，见部䚑、覠、覫、䚇、 、覑、瞡、 、覟，类似增加义项的字条多

达 622 字。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宋元《玉篇》在部分字条上也存在义项互异的情况，如（/ 前

为宋版，/ 后为元版）：

闰，如舜切。闰，余也。《说文》云：余分之月，五岁再闰，告朔之礼，天子居

宗庙，闰月居门中。《周礼》云：闰月，诏王居门，终月。/闰，如舜切。闰，余也。

余分之月，三年一闰，五岁再闰，十九年七闰，为一章。

塷，音鲁。作卤。/塷，音鲁。湿地也。

谦，苦嫌切。轻也。让也。敬也。/谦，苦嫌切。逊让也。卦名。

从上述四个方面可知，元版《玉篇》在宋版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程度的重修，既有

总论内容的增加、音切的改动、义项的增削、引证的调整，也有字头字形以及字条分

合的变化。当然，元版《玉篇》众多版本都存在不少刊刻讹误，但元版《玉篇》对明代

《玉篇》的影响，以及在《玉篇》演进史、域外传播史上的影响都比宋版更为广泛且深

远。

明代《大广益会玉篇》有 17 个版本，分别是明初刊本、永乐甲午广勤书堂本、建

安朱氏与耕书堂本、宣德辛亥清江书堂本、宣德十年本、詹氏进德书堂本、弘治辛酉

文明书堂本、黄氏集义书堂本、正德己卯本、吴勉学师古斋本、经厂本、明覆南山书院

本（1604 年本、1606 年本）、建安郑氏宗文堂刊本、明递修本、明覆刊司礼监本、刘氏

明德堂本。

明代《大广益会玉篇》大致可分为 3 个系统：明初刊本、建安朱氏与耕书堂本、

宣德十年本、詹氏进德书堂本、弘治辛酉文明书堂本、黄氏集义书堂本、正德己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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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厂本、明覆南山书院本（2 种）、明递修本、明覆刊司礼监本、刘氏明德堂本等属

于圆沙书院本系统，吴勉学师古斋本、建安郑氏宗文堂刊本属于元至正丙申本系统，

永乐甲午广勤书堂本、宣德辛亥清江书堂本属于元建安蔡氏本系统。A

清代《大广益会玉篇》有 13 个版本，分别是扬州诗局本（曹寅刊本，也称楝亭本）、

张氏泽存堂本、康熙年间刻本、新安汪氏本、新化邓氏本、咸丰年间刻本、小学汇函

本、上海蜚英馆石印本、喻义堂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摛藻堂四库萃要本。

清代版本中扬州诗局本与四库系列同属一系（文津阁本、摛藻堂本也增补了

泽存堂本内容）（冯先思，2015：104-112），其余都是泽存堂本一系。曹氏扬州诗局

本与张氏泽存堂本的底本都是宋末坊刻本，即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版本相同，

但张氏泽存堂本据《类篇》等文献对底本改动较大，在文献学意义上不及曹氏扬州

诗局本。

域外刊本主要是和刻本，日本《大广益会玉篇》有 18 个版本，分别是五山本、庆

长九年本、宽永八年本、宽永十八年本、宽永廿一年本、庆安二年本 3 种、庆安三年本

2 种、庆安四年本 3 种、覆庆长九年刊本、万治二年本 2 种、宽文三年本、天宝五年本。

五山本是最早的和刻版本，为圆沙书院泰定本的翻刻本，之后于庆长九年翻刻

了元至正丙午南山书院本。这 2 种版本都是翻刻，内容上未作改动。

宽永八年（1631）刊本是现存最早含有假名的和刻本，之后宽永十八年本、廿一

年本都是宽永八年本的递修本。从字形上看，宽永廿一年本参照宽永八年本刊刻，

但宽永廿一年本讹舛较多。宽永八年本的底本应是庆长九年本，二者列字顺序与音

义注释同，虽然二者的叶面行数不同（庆长九年本每半叶 12 行，宽永八年本改为每

半叶 8 行），但字条换行等样式皆同，宽永八年本框高较高，是因为增添了训点假名。

可以说和刻本《玉篇》的主流源于至正丙午南山书院本。

庆安二年 3 个版本实际只有两种板，一是林甚右卫门板，另一是书林余氏板

（妇屋林传左卫门板只是牌记挖改而已）。东京大学文学部国语研究室藏 4 种庆

安二年《大广益会玉篇》，请求记号分别为：和本 1979：2（牌记书舍林甚右卫门），

内 4：14（牌记妇屋林传左卫门），内 4：13（牌记书林余氏仝梓），23B：6（牌记书

林余氏仝梓）。据字形及断线可知，内 4：13 与 23B：6 同板，且内 4：13 印刷更早。

内 4：14 亦与内 4：13 及 23B：6 同板，且“妇屋林传左卫门”这个牌记是在 23B：6

牌记的基础上挖改而成的。和本 1979：2 与后 3 种之间属于覆刻关系，但究竟谁

覆刻谁已无法判断。

A 明代《玉篇》版本及其系统为拙作《〈玉篇〉版本考》（未刊稿）的一部分，曾被笔者指导的

学生张亚欣学位论文《明代益藩本〈新刊大广益会玉篇〉研究》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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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安三年 2 个版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国语研究室有藏），牌记不同，字形与内框

廓大小皆有差异，不同板。从牌记看，“庆安三年庚寅孟春吉旦新刊”早于“庆安三

庚寅历七月吉辰吉田助之进开板”，但前者个别地方略显粗陋。后者与庆安二年书林

余氏本字形基本相同，应是覆刻关系。

庆安四年 3 个版本有点异常，牌记似乎只有两种：庆安四辛卯历孟春吉日开板，

庆安四辛卯年六月吉祥日。东京大学文学部国语研究室有藏，请求记号分别为：内 4：

16（庆安四辛卯历孟春吉日开板，蓝色封面），23B：1（庆安四辛卯历孟春吉日开板，

红色封面），内 4：17（庆安四辛卯年六月吉祥日）。内 4：16 本内框廓 22 厘米 ×15.5

厘米，23B：1 本内框廓 21.6 厘米 ×15.7 厘米，二者牌记字形亦有微异，应是不同版本。

内 4：17 本内框廓 22.2 厘米 ×15.6 厘米。这 3 个版本中，内 4：16 与庆安三年吉田助

之进本、庆安二年书林余氏本字形接近，应是覆刻关系。

万治二年（1659）本版式基本与庆安本相近，应与庆安本有覆刻关系。

宽文三年（1663）本一改宽永、庆安、万治本模式，为四周单边，白口，无《总目》

及《玉篇广韵指南》，部首排列、部内字序都有改变，编字及版本面貌与明刊《字汇》

颇相似。

天宝五年本则是宋版字条连续不分段本的翻刻，其名曰古本《玉篇》，盖源自泽

存堂本朱《序》的说法。

4.收字问题

《大广益会玉篇》收字在各版本系列中略有差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末刊本

收字就略多于张氏泽存堂本，原因是泽存堂本合并了部分字条。宋末刊本 字分立

两个字条，分别作“ ，孚绍切。发白貌。亦作顠”和“ ，符小切，又匹绍切。乱发”，

泽存堂本合并为“ ，平绍切。 ，发白貌。又匹绍切，乱发。亦作顠”。宋末刊本捖

字分两个字条，分别作“捖，乎官切。抟圆也。《周礼》注云：捖摩之工谓玉工也”和“捖，

胡款切。打也。又苦管切”，泽存堂本合并为“捖，乎官切。抟圆也。《周礼》注云：捖

摩之工谓玉工也。又胡款切，打也。又苦管切”。宋末刊本 、擆分两个字条，分别

作“ ，竹略切。击也”和“擆，张略切。打也”，泽存堂本合并为“ ，竹略切。击也。

亦作擆”。宋末刊本“𢪍、抸”分列两个字条，分别作“𢪍，子一、子列二切。擿也”和“抸，

阻合切。挈也”，泽存堂本合并为“𢪍，子一、子列二切。擿也。又阻合切。挈也。俗

作抸”。宋末刊本㨚字分列两字条，分别作“㨚，息伦切”和“㨚，思尹切。拒也”，泽

存堂本合并为“㨚，息伦切，又思尹切。拒也”。泽存堂本也有个别地方增加了字条，

如宋末刊本 字音义有误，泽存堂本改字头为 ，另立 字条。另外还有异部重出

字的删削等。



2019 年第 4 期 ·105·

元明刊本比宋末刊本在收字上有少量增加，如土部圆沙本多 、㚂二字 A，少

字；目部圆沙本多 字，歹部圆沙本多 字，木部圆沙本多梄字，艸部圆沙本多䒶、蔻

字，竹部圆沙本多 、 、笇字，刀部圆沙本多剪字，方部圆沙本多万字；水部圆沙本多

灡、 、滖、洤、漧、渌、瀕、 字，少 、澾、洗字；大部圆沙本多 、奭字，炎部圆沙本多

字，山部圆沙本多 、㞧字，广部圆沙本多㢏、 字，厂部圆沙本多 字，阜部圆沙本

多 字，马部圆沙本多 字，豕部圆沙本多豳字，羽部圆沙本多 字，毛部圆沙本多

字，勹部圆沙本多 字，长部圆沙本多 字，囗部圆沙本多 字，亚部圆沙本多 字，

子部圆沙本多 、 字。

个别版本还有极少出入，如明代黄氏集义书堂本、正德己卯本、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明递修本黄部都多了黌字条。

从《玉篇》佚文的角度看，《大广益会玉篇》删减了底本中不少字条，示部删 ，

土部删坵、 、墮，垚部删㙓，人部删 ，目部删 、䀜，口部删嗅、咊、 、咶、㖕、嗗，手

部删掞、抄、描，足部删 、 ，血部删衂、 ，肉部删臛、臑、腷，心部删㥲、 、㦬、 、

懙、 、㤑、悡，言部删 、䛷、 、䛔、䛹、 ，云部删藝，龠部删 ，食部删餯、饖，辵部删

迗、逇，止部删 ，户部删戾、 ，疒部删瘇、㿏，木部删㯳，艸部删蔻、莭、葈、葌、䖃、 、

蒦、蔥，竹部删笑、篦，且部删舋，矛部删 、 ，刀部删剪，车部删乘、 、 ，水部删灡、

洮、渭、涇、濫、澿，雨部删 ，火部删光、 、熢、煞，尢部删 、 ，广部删 ，石部删 、

硎，马部删駢，牛部删㹚，鸟部删 ，鱼部删 、䲕，鼠部删 ，韋部删舝、 ，糸部删繚、

綻、緱、彞、纜、䌭，巾部删幡，勹部删 。

从原本《玉篇》残卷看，《大广益会玉篇》也删减了底本中不少字条，车部删 、

，方部删万，水部删灡，屵部删 、 ，广部删 、廎、㡯、庣、康、庽、 、 ，石部删砏、

礚，磬部删㲈、㲇，阜部删隨，𨺅部删 ，厽部删絫，糸部删繚、綻、緱、彞、 ，系部删孫。

从《大广益会玉篇》注音及释文看，有的字出现在注音及释文中，但字头无，也

未作为异体字收录。据统计，百、辦、袐、禆、懴、棰、 、䔍、舘、虢、后、互、嵇、積、即、

架、錽、皆、惧、 、康、殻、賴、濫、 、魯、騾、糜、秘、𧙓、母、柸、朋、毗、 、乞、斳、祛、遶、

恕、孫、鴞、衍、㨾、葉、醫、翌、 、藝、 、臾、 、䤋、樂、匝、執、智、呪、 等 59 字见于

《大广益会玉篇》注音及释文，但未能成为《大广益会玉篇》字头，其中衍字因避讳从

原本《玉篇》就未收。

5.结论

《大广益会玉篇》在收字上删削较大，或者说底本的不少字条被删去，保留

A 此处圆沙本是指圆沙书院延祐本，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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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条也有相当程度的改编或订误。这也能说明上元本总字数（含字头、注音、

说 解）不 会 比《大 广 益 会 玉 篇》少 很 多，甚 至 有 可 能 字 数 更 多。《敕 牒》中“旧

一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言”不是上元本总字数，结合“新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九言，

新旧总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来看，这 158641 言是从底本保留下来的字数，《大

广益会玉篇》总字数为 209770 字，其中 51129 字为新加或新改的字。考虑到《大广

益会玉篇》删减不少底本字条，注音、释义也会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因而可以推断上

元本总字数要远超 158641 字。《敕牒》“新旧总二十万九千七百七十言”下有“注

四十万七千五百有三十字”，这个字数有可能是“新”修定的《大广益会玉篇》与“旧”

底本字数的总和，如此则底本字数为 197760 字。

《大广益会玉篇》注音上虽多用反切而少用直音法，但注音明显有继承唐本即上

元本音系特征（蔡梦麒，2006：379-383）。

《大广益会玉篇》版本众多，其文献流转关系复杂，字头、注音、释义均有出入，现代

大型辞书引用《玉篇》时应详注版本情况，而且需要适当甄别考证，尽可能避免以讹传讹。

《大广益会玉篇》代表性版本是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宋末刊本，这个文献

亟待整理，主要是校勘讹误，辨章句读，编制索引。

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国立公文馆的 11 行本是宋末坊间刊本，该本打

乱字条顺序，根据字条内容多寡尽可能地调整为字头横向对齐（学界称分段本），开创

了元明《玉篇》各版本样式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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